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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民周刊》：您认为正因为媒体“短平快”的特性，也

因为身处危机时刻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，

往往脱口而出，不够周密，多思想火花，而少了一些系统性的

思考，这个判断是不是同样适用于鲁迅？在互联网时代，知识

分子该如何思考与表达？

陈平原：我不认为“系统性”就是思维和表达的最高境界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过分强调“系统性”，反而可能落入重床叠屋、

夸夸其谈的学院派的窠臼。对于鲁迅等新文化人来说，直面人

生苦难的同情心、理解历史的洞察力，以及介入当下社会变革

的直接性，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。上海十年，鲁迅主要选择匕

首与投枪的“杂文”，明摆着就不是以“系统性”为奋斗目标。

关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、思考与表达，我写过不少文章，比

如二十多年前的《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》，强调“阅读过程”

的重要性：“在我看来，‘信息’不等于‘知识’，更不等于‘人

生智慧’以及‘生命境界’。前者属于公共资源，确实可以金

钱购买；后者包含个人体验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。”至

于表达，我关注时势、技术、学养、文体四者之间的张力。之

所以表达越来越情绪化，受众立场越来越趋极端，与算法精准

推送导致的“信息茧房”有关，也与追求流量以获取收益的写

作心态有关。这个状态，短期内不会改变，对于有理想、有良

知的读书人来说，“修辞立其诚”，成了必须坚守的写作底线。

五四运动同时也是说出来的

《新民周刊》：海伦·斯诺在《阿里郎之歌——中国革命

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》一书中提出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朝鲜

三一运动的影响，关于朝鲜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中国的影响，

这方面的问题您是否有关注到？

陈平原：多年前我在韩国演讲，就碰到这样的提问。中国

的五四运动与朝鲜的三一运动有密切的关联，这是历史事实，

我们从不否认。翻阅五四时期旧报刊，大量有关三一运动的报

道，而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、李大钊，以及学生辈的

傅斯年、罗家伦等，都曾写过文章大加赞许，表达敬佩之意。

应该说，这些资料中国学者都熟悉，比如《世界历史》1979 年

就已刊发杨昭全的《现代中朝友谊关系史的开端——三一运动

和五四运动间两国人民相互支援的史实》，此后，学界更是不

时出现这两个运动的比较论述。可是，为什么在一般中国人的

心目中，甚至很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，都不怎么看重这一影

响呢？其中奥秘，王晴佳曾谈及，那是因为我们强调五四运动

与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：“由是，五四就成了一个象征符号，

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：而五四作为一场由于

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谈判挫折而引发的学生游行示威，

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五四精神非常突出。


